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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决策实践出发认知情报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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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情报的根本任务是支撑决策，“决策了”产生决策价值，决策价值是情报价值的核心体现。本

文从决策实践出发，以一个场景案例为切入点，依据理性人决策特性，剖析情报的本质特征是“决策了”，

再围绕如何促进“决策了”，构建了情报生产者、情报决策者、情报渠道、情报产品和决策对象的五

位一体情报实践工作体系，进一步论证了情报生产者、情报决策者、情报渠道、情报产品和决策对象

每个环节的核心目的是“决策了”，阐明从决策实践出发，“决策了”是情报工作的起点，也是情报

工作的终点，由此提出“决策了”创造了情报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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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intelligence is to support decision-making. “Decision making” creates decision-making value, 
and it is the core manifestation of intelligence value. Star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cision-making practice and taking a case 
asscenario,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essential feature of intelligence is “decision making”, according to the feature how rational 
man makes decision to explain how intelligence promote decision making, it then constructed a “Five-in-One”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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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们时刻处于决策之中。从衣食住行到重

大事件决定等等，每天，我们都面临着大量主

动或被动的决策。从人的理性出发 [1]，决策价

值最大化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要达到决策价值

最大化，必要条件是我们需要具备支撑决策的

全信息集。但现实中，我们却总是遭遇关键信

息不足，这类信息往往不易得或不可得，但却

是促使我们决策的关键所在。我们以一个简单

的案例来进行说明：假定 A 小姐今天要出门，

面临是否带伞的决策，而 B 先生通过一定渠

道获取了即刻要下雨的天气信息并通过短信告

知了 A 小姐，基于该信息，A 小姐马上作出

了带伞的决策，B 先生这条短信就是 A 小姐

带伞决策的关键信息。我们再设想另一种场景，

假定 A 小姐今天不出门，B 先生还是给 A 小

姐发了即刻要下雨的短信，那么，这条短信还

能成为 A 小姐决策的关键信息吗？它还有决

策的价值吗？同样的信息，因为决策需求的差

异导致价值迥异。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情报

信息在决策中的作用及价值体现？或者说情报

价值最大化应该如何实现？接下来，我们将基

于该案例作进一步展开分析，力求对情报信息

practice system which contained intelligence producer, intelligence decision maker, intelligence channel, intelligence product and 
decision-making objects. Furthermore,it demonstrated that the core aim of each step is to promote decision., starting from the 
decision-making practice, decision-making is not only the start point of intelligence, but also the ending point. Finally, this paper 
put forward that “decision making”created the intelligence.

Keywords: Intelligence producer; intelligence decision maker; intelligence channel; intelligence product; decision-making ob-
jects; intelligence value

领域一些基本概念进行辨析，以期有效指导情

报实践工作。

1  情报的本质特征

“情报”本质特征是情报学科中最核心的

理论问题，是指导情报实践工作的关键。纵观

情报学发展历程，国内外专家学者主要从情报

的形式形态、内容价值和功能作用等角度给出

情报的本质概念：一是从情报的形式形态出发，

申农认为“情报是在通信的任何可逆的重新编

码或翻译中那些保持不变的东西”；米哈伊洛

夫 [2] 提出“情报是作为存储、传递和转换对象

的知识”；严怡民 [3] 认为“情报是作为人们传

递交流对象的知识”。二是从情报的内容价值

出发，贝克指出“情报是在特定的时间、状态下，

对特定的人提供有用的知识”；钱学森 [4] 认为

“情报是激活了的、活化了的知识”；吴晨生 [5]

提出“情报是人脑做出有价值的判断”。三是

从情报的功能作用出发，布鲁克斯 [6] 将情报定

义为“使人原有的知识结构发生变化的那一部

分知识”；约维茨 [7] 认为“情报是对决策具有

价值的数据资料”；程鹏、李勇 [8] 提出情报是“信

息酵”，使一定对象信息（知识）结构发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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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活化剂”。不可否认，这些情报学概念

都从某个方面指出了情报的特征，但试想一下，

情报有了形式，有了内容，有了功能，如果没

有决策实践，那么情报支撑决策的根本任务该

如何实现，情报的价值又该如何体现呢？没有

价值体现的情报还有意义吗？

从决策实践出发，只有决策者基于情报决

策了，情报支撑决策的根本任务才完成，情报

的价值才得以在决策对象中得到最大的体现。

我们再以引言的案例来说明：只有当决策者 A

小姐采纳了 B 先生提供的信息，作出了带伞的

决策，这条信息才是情报；反之，如果 A 小姐

没有采纳，这条信息就不是情报，而只是一条

信息。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归纳情报的几个关

键部分：A 小姐面临带伞决策需要情报生产者

生产关键信息，关键信息到达 A 小姐需要 B 先

生短信传递，A 小姐采纳关键信息是基于关键

信息价值和 B 先生的短信传递，由此构建了一

个情报生产者（B 先生）、情报渠道（朋友圈、

短信、网络）、情报决策者（A 小姐）、情报

产品（天气信息）、决策对象（出门带伞）的“五

位一体”情报工作体系，体系的核心是 A 小姐

采纳了，情报价值得到了体现，否则，价值没

有体现，工作体系每个环节就不可能形成价值

链，从价值角度看，这样的工作体系存在就没

有意义。

这样，从决策实践出发，我们可以提供一

个客观、明确的判断标准对情报本质特征进行

诠释，提出情报的定义：即“情报是专门人才

提供的，能改变决策者决策或决策状态的关键

性信息或知识”，决策或决策状态改变也就是“决

策了”，“决策了”才是情报的本质。

由定义可知，情报与信息、知识、智慧等

紧密关联，但绝不等同。只有“决策了”的信息、

知识、智慧才是情报，“决策了”就是情报的

本质特征。我们可以类比：在物理学中，力是

物体运动状态改变的原因；在情报学中，情报

是决策者决策状态改变的原因，情报是“决策了”

的直接推动力，情报只有为决策者带来价值，

才能促使“决策了”的产生。因此，决策或改

变决策状态、为决策者带来价值是情报工作体

系每个部分的根本任务，“决策了”是情报体

系每个部分工作的起点和终点。

2  情报工作的关键构成

基于本文定义的情报本质特征，情报生产

者在实践生产中应牢牢把握情报决策者的决策

需求、挖掘情报价值，尽力促成情报决策者“决

策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根据案例再

次梳理情报工作的流程，分析情报工作过程的

关键组成，明确各节点的主要特征和要求，进

而进行针对性的加强和优化。以引言案例为例，

情报工作系统流程图如图 1 所示。

一般来说，情报工作系统的起点是情报生

产者，其面向的是情报决策者。情报决策者产

生决策需求，并被情报生产者所获悉；而围绕

决策需求，情报生产者需要构建情报渠道、提

供情报产品，并说服情报决策者采纳情报，并

最终作用于决策对象。只有情报决策者“决策

了”，整个工作才能被称之为情报工作。因此，

一个标准的情报工作系统包含了五个关键组成，

即情报生产者、情报决策者、情报渠道、情报

产品和决策对象。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19.04.007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ENGINEERING

2019 年·第 5 卷·第 4 期  
065

情报生产者 情报决策者

情报产品

情报渠道 决策对象

决策

情报需求

图 1  情报工作系统流程图

2.1  情报生产者

情报生产者即定义中的“专门人才”，作

为“决策了”的发起者，情报生产者需要具备

信息收集分析能力、渠道构建能力和情报产品

化能力 [9]。关键信息的收集分析要围绕决策需

求展开，渠道构建要致力于促进决策，情报产

品化要做好决策预判，重点针对情报决策者、

决策对象、决策场景的特点进行高价值情报产

品的设计。

对于情报生产者而言，三个方面能力缺

一不可，其中信息搜集分析能力是基石。因

为情报生产者不仅要在海量的信息中搜索出

对情报决策者有意义的信息，更要深刻理解

或预判情报决策者的决策需求。因为只有对

情报决策者有价值的信息，才可能促成“决

策了”。然而，在很多时候，充分明确情报

决策者的决策需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

为同样的事情表象产生的原因可能千差万别。

例如引言案例里，如果 A 小姐犹豫的“带不

带伞”，不是因为“下不下雨”，而是因为“带

伞麻不麻烦”的话，那么 B 先生的情报研究

就需要从“是否下雨”转到“出门行程优化”

或“出行沿途伞店分布”上。一旦 B 先生所

提供的信息不能对 A 小姐的需求提供决策价

值，那么 B 先生的工作最多也只能算是“一

次充分但非必要的信息分析之旅”，徒劳而

无价值。因此，“决策了”要求情报生产者

能够基于决策预判加工关键信息形成情报产

品并有效传递给决策者。

2.2  情报决策者

情报决策者是“决策了”的执行者，无论

情报生产者提供的信息多么精彩，最终能否导

致“决策了”都取决于情报决策者。情报决策

者要决策，就会有情报需求；为了作出理性决

策，就会要求情报价值的最大化。所以对情报

决策者的决策需求分析，对整个情报工作而言

至关重要。

在实践中，根据情报决策者的特征，我们

可以将其分为个人、企业和政府等。不同特征

的情报决策者的决策需求有较大差别：对个人

而言，可能是职称晋级或个人表彰；对企业而

言，可能是专利或新产品；对政府而言，可能

是研究报告或规划建议。不同的决策需求决定

了情报产品的最终表现方式，而更为重要的是，

由于情报价值判断的主观性，为了说服情报决

策者“决策了”，我们就必须要构建有效联通

渠道并高效呈现情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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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情报渠道

情报渠道是“决策了”的支撑管道。首先

情报渠道负责情报产品传递工作，较短的情报

渠道路径，可以减少情报传递能量损耗。其次

情报渠道肩负着情报决策者的搜寻工作，找到

最核心或最佳的决策者，从而有利于情报价值

的最大化。最后情报渠道承担着情报匹配功能，

既为决策者提供最优的情报产品，也要为情报

产品匹配最合适的决策者。

可信的情报渠道对于促成决策者“决策了”

有事半功倍的效果。然而，情报渠道构建往往

会被情报专家所忽略。究其原因，还是缺乏对

“情报必须促成决策实践”的思考。为了促成“决

策了”，就必须构建合适的情报渠道，并进行

不断优化。仍以引言案例为例，B 先生是 A 小

姐的“短信朋友圈”，且一直受到 A 小姐的信

任，因此，B 先生的情报才会被 A 小姐所迅速

采纳。但如果是个经常喊“狼来了”且缺乏诚

信的 C 先生呢？结果不言而喻。这还只是传播

学上定义的舆论领袖所起的作用 [10]，而在实践

中，影响最终决策的因素更多也更复杂，包括

时间、地点、交流方式、建议人物、决策场景等，

渠道的构建选择对决策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2.4  情报产品

情报产品是“决策了”的原因，是情报生产

者整个工作的智慧结晶。作为改变了旧的决策状

态的第一推动力，情报产品的价值是促成情报决

策者“决策了”的直接推动力。情报产品要围绕

着如何发挥情报价值最大化，有必要了解影响情

报产品价值的因素，针对决策对象的特点，对情

报产品进行针对性的设计优化。

2.5  决策对象

决策对象是“决策了”的载体，是情报价

值的最终体现。情报决策者通过采纳情报并作

用于决策对象，在决策实践中展现情报产品的

情报价值。决策对象和其所在的决策场景不同，

都会导致决策者的决策需求变化，从而影响到

关键信息搜集分析、情报渠道构建和情报产品

的设计。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为了促成“决策了”，

将信息工作变为情报工作，情报生产者就需要

充分获悉并明确情报决策者的决策需求，围绕

决策需求设计出具有决策价值的情报产品，在

此基础上，针对情报决策者的习惯喜好，构建

最佳的情报渠道，将情报产品提供给情报决策

者，最终作用于决策对象，完成整个情报工作

流程，实现情报价值的最大化。

3  情报价值

“决策了”的内在要求是情报的价值，由

情报工作流程可以看出，情报生产者根据情报

决策者的决策需求，通过信息搜集、整理、加

工并结合自己专业知识，生产出情报产品，通

过构建较优渠道传递给情报决策者以促使“决

策了”。在情报工作过程中，我们可以将情报

的价值分为固有价值和决策价值。

3.1  情报的固有价值

情报生产者根据情报决策者的决策需求进

行情报规划，结合专业知识，运用情报分析工

具对环境进行动态监测，有效搜集整理各种数

据信息，进行信息深度加工分析，提炼关键信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19.04.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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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形成情报产品。情报产品凝结了情报生产者

的抽象劳动，因此情报产品具有固有价值 [11]，

换句话说，情报生产者生产该情报产品所耗费

的劳动和成本形成情报产品的固有价值。一方

面，情报生产者需要充分挖掘情报决策者的需

求，通过搜集、整理、加工等，生产出能有效

促使情报决策者“决策了”的情报产品；另一

方面，对于情报决策者而言，作出决策需要充

分的关键信息，情报生产者提供的情报必须包

含这些关键信息，也即情报产品要具备较高的

固有价值。较高的固有价值是情报决策者“决

策了”的重要依据，是“决策了”的推动力。

3.2  情报的决策价值

情报生产者提供的情报产品促使情报决策

者“决策了”的前提是情报必须能够给决策者

带来显著的决策价值，或者情报决策者基于该

情报改变的决策对比原决策产生了更大的价值，

形成了价值差。理性的决策动机是因为情报促

使的决策产生了价值，是理性决策者的正常决

策动机反应。情报的决策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

方面：一是时间价值，即情报产品有助于提高

决策者决策效率，节省时间，抢占先机。决策

场景的复杂多变，决策时机的稍纵即逝，要求

情报产品具有很强的时效性，从而为决策者提

供最及时的情报产品。二是附着价值，即情报

产品促使决策者“决策了”后会带来的结果。

对个人可能是职务晋升，对企业可能是效益提

升，对政府可能是精准施策等。这个不难理解，

例如甲企业苦恼于产品成本太高，乙先生给甲

企业传递了一个通过引进某种工艺或者改变某

个流程可以降低成本的方法的情报，于是甲企

业根据这一情报作出了决策，带来了产品成本

的降低，这就是情报产品的附着价值。三是避

损价值，即影响人原先的错误决策，从而促使

决策中止、损失停止。例如引言中因为 B 先生

的情报，A 小姐最终带伞而避免淋雨；产品研

发中，情报工作者告知企业某类产品已有专利

保护，企业决定取消执行生产该产品的决策等

等。这些都是属于情报的风险预警带来的避损

价值。

正是由于情报产品具有较高的固有价值和

可带来显著效益的决策价值，才能促使情报决

策者“决策了”，这是情报产品推动决策实践

的关键。因此，情报产品的设计必须最大程度

提升情报产品的价值。

4  情报产品设计

情报产品设计的根本目的是提升产品价值

以实现“决策了”，为了实现情报价值的提升，

情报产品的设计应遵循两方面的原则。

首先，情报产品应该嵌入到决策对象中，

成为决策对象的组成部分，让情报决策者顺理

成章地作出决策。要达到这个目的，情报产品

应具备如下几个特质：一是情报产品必须是决

策信息集的关键信息。二是情报产品直接服务

于决策需求，体现出促发决策的关键特质。也

就是说情报和决策之间要产生强的因果关系，

情报就是这个“因”，情报产品就要围绕决策

的“因”来设计。三是情报产品能够与决策需

求有机结合而成为整体，或者说，我们根据决

策需求能够溯源到情报产品。例如，个体升职

需求，情报产品是提供奖励证书的获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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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发展需要，情报产品是设计专利产品的途

径等等。情报产品的设计生产越能体现出上述

三个基本特质，就越能促使“决策了”的产生，

完成从信息到情报再到决策实践的真正跨越。

其次，情报产品设计重点要体现决策价值。

根据本文对情报价值的分析，情报产品设计要

凸显以下几个特性：一是情报产品的时间性。

决策是有时间约束的，情报产品必须要在决策

点之前与决策对象衔接，如果过了这个决策点，

决策价值就面临归零，或者决策价值大幅下降

导致不能促发“决策了”。二是情报产品的可

信度。如何让决策者接受并采纳情报？排除情

报自身的信息价值因素外，决策者对情报的可

信度也是情报产品设计的重要因素。同样的产

品，传递对象的差异、产品来源的不同都会对

决策产生影响。三是情报产品的衍生性。即如

何挖掘情报产品的衍生价值从而提升总价值。

从事物的联系性及因果性考虑，一个决策的产

生总是伴随后续的场景活动，后续的场景活动

又促使新的决策活动，这也就形成了一系列的

父子决策链，子决策链由父决策链衍生，我们

可以围绕决策链设计情报链，形成情报产品链，

产生系列情报，从而提升情报产品总价值。

通过对情报产品设计原则的分析后，我们仍

以引言中的案例来进行说明，基于这种场景我们

该如何设计更好的情报产品来实现“决策了”。

首先，我们从嵌入决策进行分析，A 小姐

的决策需求是“现在我马上要出门，是否需要

带伞？”，根据我们分析的嵌入决策的情报产

品设计原则，我们对决策活动进行拆解分析：

决策对象是“现在我马上要出门，是否需要带

伞？”，决策信息集包含“出门时间、出门天气、

出行过程时间段的天气状况、伞关联信息等”，

显然，关键信息是“出行过程时间段的天气状

况”，决策与天气预报直接关联，天气预报情

报与“出门是否带伞？”的决策有强因果性，

那么我们为 A 小姐设计的情报产品就是“即刻

天气预报”，基于该情报产品，A 小姐马上就

可以决策“出门是否带伞？”。情报产品直接

体现了我们分析的嵌入决策对象三个原则。

其次，我们从价值体现进行分析，我们必

须在 A 小姐出门时间点之前设计生产出“即刻

天气预报”情报产品。我们再从可信度进行分析，

我们的天气预报来源可以强调是国家气象局的

数据来源，强化产品的权威性；我们选择传递

情报的对象由 A 小姐的好朋友 B 先生来承担，

B 先生长期为 A 小姐传递可靠情报，具有信誉

基础，可以提升渠道的信任度。我们最后从情

报的衍生价值分析，假定 A 小姐因为即刻天气

预报带伞出门，但是携带伞的成本无法忽视，

这样就形成了“出门是否带伞？”到“带伞的

麻烦怎么处理？”的决策链。我们可以以此设

计衍生情报，例如“沿途雨伞的回收传递服务”

的情报产品，围绕决策产生的决策链来设计生

产情报产品链，形成由初始情报产品衍生而成

的系列情报产品，共享传递渠道，最大化情报

产品价值。

5  结语

本文以情报领域的一个经典案例入手，从

决策实践出发，强调情报的本质特征、情报工

作的关键组成、情报的价值体现，以及基于上

述结论提出的情报产品设计原则。情报与信息、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19.04.007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ENGINEERING

2019 年·第 5 卷·第 4 期  
069

知识、智慧等最根本的区别应体现在“决策了”

的行为结果上。而为了最终实现“决策了”，

情报工作者必须围绕决策对象提升关键信息收

集分析能力、渠道构建能力和情报产品化能力，

即明确或预判决策者决策需求，设计价值最大

的情报产品，并选择最佳情报渠道，最终促成

决策或决策状态改变，实现“决策了”。只有

这样，情报学才能与其他学科深刻而鲜明地区

别开来，才能有效指导情报实践，真正走出内

核虚化和外延泛化的困境。所以，从决策实践

出发，我们可以说“决策了”创造情报本身，“决

策了”既是我们开展情报工作的起点，也是我

们开展情报工作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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